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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过于求监管不利
据台湾管理部门统计的数字，现在批准营业的休闲农业区共有 91家，

还有很多搭上网络便车没申请就营业的农家菜园、果园，相对于台湾的都
市人口，休闲农业区已经过剩。供过于求造成互相抄袭，没有特色；游客
分散，经营困难；良莠不齐，品质难保。

究其根本，农业管理部门应负监管之责。
开创休闲区之初，按规定，开办者每年可获得上千万元的补助款，用

于经营的房间数可达15间，比开办民宿的6间多出一倍多，申请者排队报
名。为了工作业绩好看，管理部门审批从宽，休闲区遍地开花。在发展起
来后，本来还有纠错条款，比如两年审核一次，连续两次不及格就摘牌。

但事实是只见新的休闲区成立，未见不合格的休闲区退场，审核就是
“玩假的”。一位曾经获奖的农业休闲区负责人向台湾记者披露，审核应该
是书面汇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但大部分休闲区递上书面文字就过关，即
使官员到了现场，也是听介绍，发现不了实际问题。有些已经没有游客上
门的休闲区年年审核年年过，还有的送错汇报材料，结果照样审核通过，
监管已经是走过场。

当休闲农业区走入瓶颈，台湾学者支招，管理部门必须总量控制，落
实退场机制。此外，当“观光工厂”兴起吸走部分消费者后，管理部门要
引导休闲农业区真正办出特色，提升活动水平，带动乡村发展，真正发挥
休闲农业区的作用，而不是添了个名词，多了项业绩。

香港作为繁华、拥挤的大都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答案
是：节能减废，拥抱绿色生活。香港的环境保护一直做得非常出
色，特区政府大力倡导，一年投入经费几十亿港元，公益机构带
头行动，民间各显神通，许多港人在默默实践“资源再生、绿色
生活”理念，黎梅贞就是其中一位。

黎梅贞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香港树仁学院（现为树仁大学）
社会学系毕业，后前往荷兰修读另类政治发展策略硕士。在全职做
玻璃回收之前，她担任香港家务助理总工会组织干事。2009年，在
一次工作中，她偶然发现建筑垃圾里竟然有很多玻璃樽。“怎么舍得
把一个又一个的玻璃樽扔去堆填区？”

黎梅贞说，玻璃是惰性物料，不会自然分解，会不断占用
堆填区。而且，建筑用砂价格不断上升，河床不停被挖掘，影
响生态。玻璃刚好可以被回收磨成玻璃砂，再制成环保砖，对
环境保护大有裨益。于是，2010年，这位“留洋硕士”开始统
筹推动“玻璃再生璀璨”项目，并获得香港环境保护署为期 7
年的资助。“项目结束时，香港的玻璃回收率从2010年的1%上
升到2017年的10%。”她说。

期间一个成功案例便是“玻璃耀南区”。黎梅贞牵头和香港
南区区议会合作，组织 5个大型私人住宅、市政大厦食肆、公
众回收点、中学等地组成玻璃回收网络，带动学生及街坊接触
玻璃回收。从2012年至2016年成功回收512吨玻璃，再制成64
万块地砖及2000件升级再造玻璃用品，一时走在全港前列。

“本来我应该放下包袱去旅行，但我就是有一份情结。”“玻
璃璀璨项目”结束后的过去一年多，这位默默耕耘的香港女性仍
然在勤快地回收玻璃，而且变成不取分文的义务工作。她还经常
举办街头宣传，教市民珍惜玻璃物资，流转交换再用，甚至在

“脸书”（Facebook）、电话热线、网站上答疑推广。如今她已经
变成了玻璃专家。

黎梅贞们的坚持和付出，得到香港特区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就在本月，香港环保署推出《玻璃容器回收约章》，并举办一系列
推广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对玻璃瓶回收的意识。“2018年的
回收总量较2017年增加了约45%。我们的目标是逐步达至全港每
年回收5万吨废玻璃容器，即整体产生量的一半。”香港环境局局
长黄锦星说。

黎梅贞今年已过50岁了，虽在持续发光发热，但总希望有
新鲜血液接棒前行。欣慰的是，香港年轻一代环保热情只增不
减。记者在与香港年轻人的接触中，对此有深切感受。在垃圾分
类、爱护绿化、资源回收、节能减排等方面，年轻人不仅身体力
行，也乐于向周围人传递环保观念。有学者将其归因于香港长达
数年的环保教育——从牙牙学语的幼儿时期，到即将步入社会的
大学时代，香港环境保护署与教育局为各个年龄段的学生精心设
计了程度各异的教育计划，将环保理念“从娃娃抓起”。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动情地说：“对于香港人来说，特别是年轻一
代，幸福的生活不仅是为物质追求，更多的是可以自由追求心灵满足，保育社区、
传承自然。”和黎梅贞一样，众多默默付出的港人正在合力，把香港建成一个低碳、
宜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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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四面环山的上水古洞洲铁坑村里，清晨五六点钟，菜农晏富琴在菜
地中忙碌。

1 月的一个周末，记者探访了这个距离广东深圳仅 13 公里的村落。村口大树
下，木牌上刻着“火龙果农庄”几个红字，往左的箭头指向一条小路。顺着小路走
到尽头，就是晏富琴经营十余年的农庄。

农庄里养着 30多只羊，包括东山羊、黑草羊、熊猫羊，还有 4头牛和一头猪。
加上生长在菜地里的西兰花、小白菜，大棚里的火龙果和车厘茄 （小西红柿），鱼塘
里的宝石鱼和罗非鱼，它们都是晏富琴的“好朋友”，也是孩子们的“玩伴”。

“火龙果很受农庄顾客的喜爱，蔬菜种类很多，西兰花的菜叶是羊群的美食。”
晏富琴告诉记者，农庄占地面积近7万平方米 （约100亩），包括十几亩菜地、1000
多棵火龙果树。

据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数据，香港虽是国际化大都市，但务农人口仍
有约4600人，占总劳动人口的0.12%，其中大部分是晏富琴这样的新界菜农。

晏富琴出生于重庆农村，今年46岁。丈夫林才金祖辈两代人都是香港农民，他
们结婚那年正逢香港回归。

嫁到香港后，晏富琴与丈夫共同经营过一段时间养猪场。2007年，一次参加儿子学
校组织的农庄活动，她深受启发：“铁坑村也有一大片农地，为什么不能开设农庄？”

与丈夫商量后，农庄正式开办，主要种植火龙果和有机蔬菜。
“夏天是火龙果收获的季节，产量最多时达两三万斤，可入冬后就没有火龙果

了。”晏富琴回忆，为避免农庄失去收入，她开始种植有机蔬菜。每天她会开着小货
车将刚摘的蔬菜运往位于九龙、荃湾的有机蔬菜铺。

但在 4 年前，香港只有屯门、美孚、大埔农墟等极少数地方设有有机蔬菜摊
位，菜农们苦于没有销售平台：“冬天是蔬菜的丰收期，但很多菜无法及时卖出，最
后都烂在菜地里。”

现在，晏富琴与其他菜农朋友有一个线上聊天群，用以分享售卖信息和蔬果种
植经验。“我们会互相提前告知蔬菜一斤能卖多少钱，卖到哪里比较好。”

可单纯种植蔬菜和水果，农庄还是不足以养活全家。“有机蔬菜每月能卖七八万
港元，但农庄雇用了6个工人，扣除人工费，收入所剩无几。”晏富琴转型发展休闲
农庄。

农庄陆续建起种植区、鱼塘及动物饲养区，还提供多项特色服务：参观农场、
喂猪仔、喂山羊、瓜果蔬菜采摘、鱼塘垂钓等。

“每逢周末，老师会带着学生们，家长带着孩子们，到农庄里来摘菜、喂山羊或
摘火龙果。”晏富琴说，在市区忙碌的人们可以在农庄里接触大自然，放缓生活脚步。

休闲农庄开办多年，为晏富琴的生活带来了转机，但还有一个隐忧。晏富琴
说，农庄位于私人土地上，每年租金需近20万港元，每5年还要与土地产权人续租
一次。一些农友承担不起不断上涨的土地租金，只能另谋生路。

渔农署数据显示，香港11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只有18平方公里用作耕种，大
部分位于新界北部和西南部。如今，香港绝大部分蔬菜依靠外来供应，2016年香港
的蔬菜自给率为1.7%，菜农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表示，会贯彻落实“新农业政策”下的主要
措施，为本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财政支援。此外，食物及卫生局与发展
局已委托顾问进行研究，物色面积相对较大的优质农地作为农业优先区，鼓励土地
产权人把休耕农地于中、长期内作农业用途。

年关将至，澳门的年味越来越浓。在澳门半岛的塔石广场和佑汉公
园，从春节前到大年初一都会开放大型年宵市场，方便居民购买年货，

感受“年味儿”。图为一名摊贩在澳门塔石广场年宵市场推销猪年玩偶。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休闲农业是台湾很红火的行
业，吸引都市白领甚至金领上山下
乡投身其中。不过近日据台湾媒体
报道，休闲农业已现下滑趋势。

以产值论，休闲农业最发达
的宜兰县2015年该产业的收入为
24·4亿元（新台币，下同），2017
年下降为 23·9 亿元。以游客论，
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贴文报
怨，在网站上看到清静幽雅、鱼
跃鸟翔的休闲农业区，到了当地
发现住宿简陋，了无意趣，常常
扫兴而归。

岛内休闲农业本应是传统农
业新的增长点，也是都市人度假
休闲的好选择，为何热闹了几年
后开始走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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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梅贞在参与环保公益行动。 （资料图片）黎梅贞在参与环保公益行动。 （资料图片）

探访香港“火龙果农庄”
洪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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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也有“三农”问题
休闲农业曾是台湾解决“三农”问题的大招。
上世纪 50年代，台湾农业是重点发展的产业。为了

保障粮食供给，台当局以土地改革、兴修水利等措施全
面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农业发展奠定了台湾
其时的经济基础。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的加工业兴
起，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到了七八十年代，台
湾经济起飞，工商业迅速发展，2000年农业产值仅占台

湾经济总产值的 2.9%，农业的经济功能直线下降。当
时，一斤稻米的价格还比不上一瓶矿泉水，农村因此人
才外流，失去活力，传承其中的传统文化面临危机。

记者曾在近 10 年间多次到访台湾的乡村，即使在
传统农业地区比如宜兰、彰化、台南，大多也是街巷
寂静，老弱当家，间或有倒塌的屋舍院落，曾经是乡
村中心的戏院、诊所等已经废弃。青壮年的离乡不仅
使农业劳动力不足，更令农业技术难以普及，小农经
济的台湾农业靠老年人支撑，农村凋落引起台湾各界
的关注。

休闲农业区遍地开花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台当局已着手推动农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

向休闲农业转型，以生产、生活、生态“三生”重塑农村。1992年
底，台湾农业主管部门出台“休闲农业区设置管理办法”，定义休
闲农业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农业经济活动、农
村文化及农家生活提供休闲和增进人们对农业及农村体验的农业经
营。鼓励农民、农场、农民团体、农业企业机构申办休闲农业区。
因为台当局提供开办补助款和各种培训，农场、茶场、渔场、农家
果园和菜园等纷纷申办休闲农业区，青年返乡就业成为时尚，乡村
的民宿、餐厅、体验活动、浏览线路热闹登场。都市人也热衷到乡
下采摘、观星、赏萤、骑自行车、当“一日农夫”，一些知名的休
闲农业区成为明星景点，节假日一床难求。

记者曾采访台南走马濑休闲农场，原本种植牧草的田野，变
身休闲农业区后，有舒适的住宅、现代化的会议厅、特色餐饮，
也安排了电瓶车穿梭草海、露营区帐篷过夜、牛栏挤牛奶、生态
教室讲解当地动植物等丰富活动。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在休闲农
场，窗外树上跳跃着白耳画眉，夜里散步时独角仙飞落肩膀，那
种体验的确独一无二。

可惜的是，有特色可持续经营的休闲农业区还是少数，当休闲农
业区越来越多，重复、单调、管理不善的问题显露出来。

位于花莲的立川渔场集养殖和休闲于一体。位于花莲的立川渔场集养殖和休闲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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